柴生芳同志先进事迹_柴生芳同志个人事迹
1969年7月，柴生芳出生在陇东革命老区—甘肃省宁县一个农民家庭，弟兄六人，他排行老五。那时的家乡贫穷落后，他与许多农家孩子一样，饱尝生活的艰辛和贫穷的滋味。但是，在他的血脉里流淌着的是老区人民坚忍不拔的品格。就是在这方血红的水土里成就了他坚强生活、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的性格。
从小学到高中，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他，一直是父母眼中的希望、同学心中的榜样、老师口中的骄傲。
十年寒窗，他不负众望。1986年，他以庆阳地区高考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成为宁县历史上第二位被北京大学录取的考生。
高考状元，北大学子。那一年，17岁的柴生芳，从红色土地上走来，背负着父老乡亲们殷切的期望，踏进了从小就梦寐以求的燕园。在北大这所万人仰望的高等学府，在美丽的未名湖畔，他遨游书海，刻苦学习，砥砺思想，度过了四年充实而美好的求学时光。
1990年7月，怀着报效桑梓的美好愿望，他选择了西部，回到了甘肃。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选择，被分配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间，他潜心学业，参与了多项重大考古发掘工作，在甘肃省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于1997年5月以优异的工作业绩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东渡扶桑，成为全国第10位赴日本国立神户大学深造的优秀学子。
柴生芳的留学生涯，依然一路芳菲，一路辉煌。他以博学中正的人品修养，被同学们推举为神户地区中国学友会会长;他的译著《秦汉刑法制度研究》等作品，以很高的学术造诣赢得业界好评，并以优异的成绩先后获得艺术史学硕士和文化结构学博士学位。
毋庸置疑，在人生的第一轮博弈中，他就是一个成功者。
2002年10月，柴生芳婉言谢绝了神户大学的高薪挽留，怀着报效国家的满腔热情回到祖国。
当学业有成的柴生芳一回到祖国的怀抱时，他又面临着人生的第二次选择。
当时，“留洋博士”的光环、学富五车的才华，让北京、上海、香港、深圳等地的单位纷纷向他抛出了橄榄枝，澳门大学也以每月十万澳元聘他做教授。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故土，又一次毅然地选择了西部，选择了甘肃，来到甘肃省委办公厅工作。就在孔雀纷纷东南飞的时候，他却做了一只飞向西北的凤凰，他要在西部高远明净的蓝天上展翅高飞。
对此，同学同事们疑惑，亲人朋友们不解。而他的理由却如此简单，因为他在甘肃长大，更因为甘肃比其他地方更需要人才，他要为甘肃人民做事，回报家乡的养育之恩。
柴生芳的妻子祁雪莉说:“他是有信念有理想的人。当我抱怨他傻时，他曾对我说，‘去知名大学当教授，可以成名成家，名利双收，让自己的亲人过上安逸舒心的日子，但这只是小爱，是独善其身，只有帮助像我的家乡那样贫困的地方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才是大爱，才是我的理想。所以你要支持我!。
正是怀着让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大爱深情，柴生芳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片贫瘠而又充满希望的黄土地，深深地扎根于陇原大地。后来他又主动请缨，来到“苦甲天下”的定西，一干就是8年，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和心血智慧倾洒在了这方备受贫困折磨的瘠土上!
“他酷爱读书，善于思考;勤政清廉，知识渊博;严以律己，善以待人。工作上的好联手，生活中的好朋友。”这是柴生芳的同事、临洮县委书记石琳给他的评价，也是临洮、陇西、安定干部群众的普遍认知。
2006年4月，春寒料峭。柴生芳在从兰州赴定西上任的路上，看着车窗外一座座光秃秃的大山和褶皱山坡里的土坯房，突然觉得自己肩头担子的沉重。
其实他对定西并不陌生。这个年降雨量仅300毫米左右，自然灾害频繁的苦地，曾因清陕甘总督左宗棠一句“苦瘠甲于天下”的奏言而闻名。这里是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这里的大多数农民过着“全天两顿粥，草皮作燃料”的贫苦日子。可是定西人民以干部苦抓、群众苦干、社会苦帮的“三苦精神”，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坚忍毅力，挑战贫困，再造秀美山川，努力实现治穷致富的梦想。能全身心投入贫困地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是他坚定的信念，是他人生的第三次选择。
初到定西的柴生芳当选陇西县政府副县长(正县级)，后任安定区委、区政府副区长，2011年9月，调任临洮县委，并于同年10月份当选为县政府副县长，2013年9月任临洮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同年12月当选为临洮县人民政府县长。
无论在陇西、安定还是临洮任职，也不管职务如何变换，唯一不变的是为民富民的理想和追求。自从踏上定西土地那天起，柴生芳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这块贫瘠而神圣的土地。
定西一没资源，二缺资金，第一要务就是创造条件招商争项目，打造资金集聚“洼地”，为当地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资金活水;其次要摸清底子，因地制宜制定发展路子。基于这样的认识，柴生芳给自己制定了“出门招商，
回家下乡”的原则。从此，出门忙着招商引资，回家一头扎进基层，就成了他8年来最基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为此他放弃了节假日休息，放弃了与家人团聚。
在陇西县，他参与筹建了陇西中医药文化产业园和李氏文化产业综合开发项目，为陇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出大力，尽全责。
在安定区，他推进了安定工业园、定西现代物流园、定西马铃薯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促成了中国(定西)西部汽车城项目的签约落地。
在临洮县，他先后6次赴京与交通部衔接协调，争取到了总投资9.1亿元的“六盘山片区交通扶贫攻坚示范试点县”项目。在他亲力亲为协调争取下，“全省精准扶贫示范县”、“全省金融扶贫试点县”、百万亩土地整理、城区管道燃气输配工程等一大批项目落地实施，临洮军民合用机场、洮河大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工程等99个打基础、利长远的项目列入“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实施方案”等国家和省市规划。
一个个项目，就是一条条造福百姓的福泽之水，汇成一个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
如今，“六盘山片区交通扶贫攻坚示范试点县”项目正在临洮大地上实施，平展展的水泥路将把一个个大山深处的村落与外面的精彩世界紧紧连在一起，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百姓福祉紧紧连接在一起。
临洮县委书记石琳感慨地说:“两年时间修建道路1115公里，相当于解放后至现在几十年修建的道路总量。”
峡口镇陆家湾村老人李永清说:“托柴县长的福，我们几辈人等来了一条路，有了路，好日子跟着就来了。”
民生无小事，群众满意不满意是衡量干部政绩的标准。
当看到许多老百姓因为没有发展资金而身陷贫困时，柴生芳千方百计筹集担保基金，想方设法与甘肃银行签订了高达15亿元的金融扶贫战略合作协议，创出了以农业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统贷统还、群众分散使用的贷款模式，使临洮县金融扶贫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被省上评为“全省金融扶贫试点县”。
“目前甘肃银行已发放贷款1.05亿元，这一惠民措施的雨露，正在泽被千万百姓。”临洮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龙小林说。
当看到有些村的群众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或者车载驴驮时，柴生芳的眉头紧锁了。于是他深入引洮工程建设现场督导，多次赴安定区衔接东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加水工程，争取实施了西南部农村饮水工程，预计当年全县自来水入户率将达到70%，临洮人将告别困扰多年的吃水难题。
他还积极争取到总投资21.2亿元、总搬迁人口5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和总投资3.06亿元的南屏镇灾后重建项目，加上危房改造项目，可在3年内基本实现所有群众住上砖瓦房的目标。
他时刻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头，多方融资，启动实施了总供热面积达300万平方米、惠及城区3万多住户的城市集中供热项目，这是临洮历史上单体工程投资最大的城建项目。
他多次坐在中小学课堂听课，与一线教师研讨交流，共谋教育改革发展良策，为临洮的明天献智献策……
他爱憎分明，敢于向危害美丽临洮的行为亮剑，对境内小水电、采砂厂毫不留情地清理整顿。
他通过民生平台、接待来访群众、入户走访等方式，为群众协调解决了数不清的难肠事。
今年4月，在漫洼乡下乡时，20多名群众集中反映低保不公、村干部作风等问题，他不推脱、不逃避，主动问、耐心记，并当场要求漫洼乡限时解决，还安排相关部门协助调查、跟踪督办，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上访十多年的洮阳镇北关社区居民梁玉莲，老伴过世、儿子吸毒，得知情况后，他协调民政局给了1万元救助资金。梁玉莲说:“在我眼中，他就是一心为民服务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位于马啣山腰上的辛店镇苟家山村，海拔2600多米，距离县城70多公里，自然条件差，年年有雹灾，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在贫困户苟胜利家里，他含着泪拿出一个记事本，本子上记着柴县长每次来他家时所带的生产生活用品、学习用具等。“到我家走访时，看到我困难，给我两个娃一人掏了500元学费，还叮嘱娃要好好念书。”苟胜利说。
他把这个村作为自己的“双联”点，帮助村里修道路，筑水坝，建村部，发展养殖业，调种植结构……
“像这样给老百姓办的实事，多得数不清。”政府办工作人员马得江说。
临洮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扶贫攻坚是全县的头等大事。变“大水漫灌”为“精确滴灌”，这是柴生芳的精准扶贫理论。要彻底消灭贫困，就要改变过去扶贫工作指向不准、针对性不强的问题。
今年3月，在临洮县扶贫攻坚大会上，刚于去年底担任县长的柴生芳庄严承诺:“我要跑遍全县323个村子，把每个村的村情吃透，建立精准扶贫机制。”
“车能去的地方车去，车到不了的地方步行。他几乎跑遍了全县323个村，行程达4万多公里。”县委书记石琳说。
万多公里的山路，就是他一心为民的公仆心路。南屏镇康家沟村有个连当地干部也没到过的村庄叫“划不着山庄”，仅有12户人，是南屏镇最偏远、最贫困、最落后的地方。今年4月，柴生芳翻山越岭，徒步跋涉近4个小时来到这里入户走访了8户群众，准确掌握了当地实情。当地群众感慨地说:“县长都来了，再不能叫‘划不着’了，应该叫‘划得来山庄’。”
临洮县南边最偏远的村子康家沟村，东边最偏远的漫洼乡三岘村，北边最偏远的中铺镇王家沟村，都留下了柴生芳走访调研的足迹。
在村头巷尾、田间地头，他倾听群众心声和诉求，在厚厚的民情日记本上记下了一笔又一笔。他写下了29本工作日记，共计170多万字。
为了有效推动工作落实，他推行“任务上图、进度上墙”。他的办公室里挂满了扶贫攻坚、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任务图，同事们开玩笑说:“柴县长的办公室简直就是作战指挥部。”
他还将每个村的贫困人口、产业发展等情况亲手绘成简单好记的地图，把全县323个行政村都装进他的脑海中。窑店镇翻山村村支书胡兴亮说，“没想到柴县长对村里人口、耕地、贫困人口等情况的熟悉程度，让我这个村支书都大吃一惊。”
在全面摸清了乡镇、村、社、农户实情的基础上，柴生芳指导县扶贫办统一制作农户基本情况检索系统和扶贫重点人口档案信息平台，识别重点扶贫人口11.21万人，将全县144个贫困村分为产业示范村、潜力村，“对症下药”为323个行政村确定了主导优势产业，形成了“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精准扶贫全新路线图。
因此，临洮县被省上列为“全省精准扶贫示范县”。自古家国难两全，两情隐隐何取舍?柴生芳选择了后者。在柴生芳心里，家轻国重;私小公大。
柴生芳17岁离家，转眼就是28年。那家中的老屋、场院、树荫和无边的董志塬哺育了他，他却一去没回头。母亲去世他不在跟前，年迈的父亲同兄嫂住在那年久失修的老祖屋，下雨天漏雨，寒冷天透风，直到他在兰州成家后才把老人家接进省城。
八十多的老父亲进了城，很难见他尽孝心。因为他太忙了，而且忙的都是大事。让他宽慰的是妻子祁雪莉代他尽到了做儿子的孝心。祁雪莉一边上班，一边拉扯幼小的女儿，为公公做可口的饭菜，陪公公外出散步，热了扇扇子，冷了掖被角，每晚寝前洗洗脚。
在老人心里，他是一个好孝子。当老人得到儿子不幸离世的噩耗后火速赶到临洮，颤颤地俯在儿子的身旁老泪涟涟，几度昏厥。白发人送黑发人，从此天人两相隔。
“在他的心里，总是事业第一，家庭第二。”他的妻子祁雪莉说，“一个月也就回家一两天。他总是很累，回家和孩子玩一会，一倒头就睡着了。有一次，他感冒了，没时间输液，就拿被子捂着出汗，头上汗像水一样淌，线衣线裤都湿透了，可单位有事打电话叫他，他二话没说就走了。”
因为忙，他顾不上照顾80多岁的老父亲，甚至女儿三岁生日那天，他因忙于工作，连张全家福都没照成，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他说周末回来就照，谁知道他竟然走了。”祁雪莉流着泪说，“我不想他干得有多大，有多风光，只是想像正常人一样一家人在一起散散步，开开心心过正常人的生活。”
“今年一次老家都没回，给他打电话，他总是在忙，连电话都没时间接。母亲去世时，他在日本留学，去年腊月三十，他还在工作，春节也顾不上回老家，老父亲想他，我就送父亲去看他。”他的大哥柴生都闪着泪花说，“现在我住的祖屋也没有来得及翻修，下雨天经常漏雨。”
因为忙，他没来及去看望此前在兰州生病住院的舅舅。在亲人的记忆里，只有他回家时疲倦的面容和匆匆离去的背影……
也许，对于家庭和亲人，柴生芳不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但是，对于党和国家、对于临洮的老百姓，他是一名好党员、好干部、好县长。
在他的工作笔记的空白处，工工整整地写有四个大字:“父爱如山!”。那是他对长时间未看望父亲和女儿后的歉疚?致使在繁忙工作时偶尔走神?为父之子，为子之父，他亏欠的太多，只能默默地写在纸上记在心上:父亲爱我!我爱女儿!这种爱，如大山般深沉!
其实，柴生芳做到了忠孝两全。
